
身
邊
經
濟
獨
立
的
單
身
女
青
年
朋
友
愈
來
愈
多
，
像

盛
開
的
蒲
公
英
，
綠
汪
汪
的
草
坪
上
，
哪
兒
哪
兒
都

是
。
女
青
年
們
很
羨
慕
盛
開
的
蒲
公
英
，
隨
便
一
場
風

吹
，
只
要
落
到
土
裡
，
就
能
孕
育
一
棵
新
綠
。
有
時
候

從
中
山
大
學
的
紅
磚
牆
外
走
過
，
偶
爾
也
能
看
到
有
蒲

公
英
，
長
在
釉
光
閃
閃
的
琉
璃
瓦
縫
隙
上
。
一
陣
風
過
，
牆

頭
上
的
蒲
公
英
，
白
蓬
蓬
的
一
頭
頭
四
下
裡
飄
散
，
有
不
少

飛
絮
躍
過
牆
頭
，
竟
也
上
了
大
學
。

去
年
國
家
戶
籍
政
策
鬆
綁
，
未
婚
生
子
也
能
拿
到
合
法
戶

口
。
有
單
身
女
青
年
朋
友
發
牢
騷
，
說
：﹁
不
結
婚
上
哪
兒

找
人
生
孩
子
呢
。﹂
我
在
一
旁
打
趣
，﹁
這
還
不
容
易
，
你

只
要
在
上
下
班
時
間
來
廣
州
搭
地
鐵
三
號
線
，
保
準
你
能
懷

上
孕
。
萬
一
這
一
趟
沒
懷
上
，
下
一
趟
地
鐵
來
了
，
你
繼
續

搭
，
總
能
懷
上
…
…﹂
飯
桌
上
一
圈
朋
友
跟
着
笑
倒
了
。

廣
州
火
車
站
的﹁
春
運﹂
能
把
孕
婦
擠
流
產
，
廣
州
地
鐵

三
號
線
能
把
姑
娘
擠
懷
孕
。
呵
呵
，
這
當
然
是
玩
笑
話
，
調

侃
廣
州
人
多
擁
擠
。
不
過
，
在
上
下
班
高
峰
期
搭
乘
過
三
號

線
的
人
，
應
該
都
印
象
深
刻
。
尤
其
是
體
育
西
路
站
，
到
處

瀰
漫
着
臨
戰
前
的
緊
張
氣
氛
，
彷
彿
一
個
火
藥
桶
，
就
等
一

根
導
火
索
。
為
疏
散
人
流
，
地
鐵
工
作
人
員
用
鐵
欄
設
置
了

道
道
關
卡
，
把
不
斷
湧
來
的
人
潮
分
隔
開
來
，
逐
次
放
行
。

掐
着
時
間
點
上
班
的
人
，
用
心
急
如
焚
已
不
足
以
描
摹
其
焦

躁
的
心
情
。
有
網
友
戲
稱
，
假
如
一
艘
即
將
下
沉
的
船
上
擠

滿
了
絕
望
的
乘
客
，
每
隔
幾
分
鐘
有
一
艘
救
生
艇
經
過
，
會

出
現
什
麼
樣
的
情
形
呢
？
要
看
到
這
個
場
景
並
不
難
，
只
要
你
在
早
上

八
點
左
右
去
換
乘
三
號
線
，
便
能
大
致
體
會
到
這
種
瘋
狂
與
絕
望
的
氣

息
。
三
號
線
如
此
瘋
狂
，
以
至
於
同
事
之
間
聊
天
，
常
常
會
開
玩
笑

說
：﹁
沒
有
搭
乘
過
廣
州
地
鐵
三
號
線
，
不
足
以
談
論
人
生
。﹂
因
為

每
經
停
一
個
站
，
站
在
門
口
的
人
就
要
經
歷
一
次
衝
擊
波
。

也
有
人
總
結
，
廣
州
地
鐵
三
號
線
每
天
聽
到
最
多
的
有
三
句
話
：

﹁
唔
好
逼
啦﹂
、﹁
往
入
邊
行
啦﹂
、﹁
入
唔
到
啦﹂
。

看
過
一
段
資
料
，
說
中
國
開
通
地
鐵
線
路
最
長
的
三
個
城
市
，
分
別

是
北
京
、
上
海
和
廣
州
。
廣
州
的
地
鐵
長
度
位
列
第
三
，
但
客
流
強
度

卻
力
壓
京
滬
，
位
居
全
國
地
鐵
最
擠
榜
第
一
名
。
廣
州
地
鐵
現
在
已
經

開
通
了
九
條
線
，
論
起
載
客
程
度
，
三
號
線
堪
稱
是
擁
擠
王
冠
上
的
寶

石
。十

餘
年
前
，
廣
州
城
市
規
劃
大
舉
向
南
邊
的
番
禺
擴
展
，
眾
多
地
產

開
發
商
趁
勢
跑
馬
圈
地
，
在
番
禺
建
了
許
多
超
大
樓
盤
。
因
為
價
格
相

對
低
廉
，
公
共
空
間
裡
又
多
綠
地
，
又
寬
敞
，
幾
十
萬
在
廣
州
中
心
區

上
班
的
人
，
紛
紛
在
番
禺
置
業
安
居
。
市
民
巨
大
的
出
行
需
求
，
遠
遠

超
出
了
城
市
管
理
者
的
預
期
，
連
接
番
禺
和
廣
州
天
河
中
央
商
務
區
的

唯
一
一
條
地
鐵
線
路
︱
三
號
線
，
只
好
倉
促
開
通
運
行
。
最
初
的
幾
年

裡
，
三
號
線
每
趟
車
只
有
三
節
車
廂
，
要
在
高
峰
期
搭
上
車
絕
非
易

事
。因

為
日
日
都
要
搭
三
號
線
上
班
，
深
受
其
苦
，
幾
年
前
，
我
曾
寫
過

一
首
打
油
詩
，
︽
永
遠
的
地
鐵
三
號
線
︾
來
描
述
擠
地
鐵
的
情
形
。

﹁
地
鐵
三
號
線
，
永
遠
沒
有
堅
挺
的
乳
房
，
因
為
高
聳
的
乳
房
們
，
都

在
前
面
不
知
老
少
、
不
知
男
女
的
後
背
上
扁
平
；
地
鐵
三
號
線
，
永
遠

沒
有
平
整
的
白
領
，
因
為
白
領
們
燙
平
的
衣
領
，
都
在
東
擁
西
擠
、
前

壓
後
逼
的
人
潮
中
，
浸
透
了
汗
漬
揉
搓
成
皺
巴
…
…﹂

可
能
是
寫
得
太
具
象
的
緣
故
，
上
傳
到
網
絡
，
居
然
引
起
了
共
鳴
，

廣
州
本
地
媒
體
全
部
都
刊
登
了
。
直
到
現
在
，
只
要
有
人
說
起
三
號

線
，
就
會
提
及
這
首
詩
。
最
近
幾
年
，
三
號
線
不
斷
增
加
車
廂
，
車
次

間
隔
時
間
也
縮
短
了
許
多
，
擁
擠
程
度
按
說
應
該
紓
緩
不
少
，
怎
奈
市

區
樓
價
頻
頻
攀
升
，
移
居
番
禺
的
人
數
大
幅
增
加
，
三
號
線
痛
苦
依

舊
。如

果
說
香
港
的
地
鐵
裡
，
每
天
上
演
的
都
是
劇
情
飛
躍
的
港
產
片
；

如
果
說
首
爾
的
地
鐵
裡
，
每
一
列
都
有
無
數
個
版
本
的
時
尚
青
春
偶
像

劇
；
那
麼
，
廣
州
地
鐵
三
號
線
每
日
例
行
的
高
峰
時
段
，
每
一
節
車
廂

裡
，
都
在
醞
釀
着
一
部
一
觸
即
發
的
恐
怖
片
。

在廣州地鐵懷一個孩子

一
九
二
一
年
，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評
審
委
員

徐
克
，
親
自
為
法
國
作
家
阿
納
托
爾
．
法
郎
士

︵A
natole

France

︶
做
辯
護
。

法
郎
士
之
前
因
為
作
品
的
懷
疑
主
義
態
度
，

﹁
傷
害
人
的
冷
嘲
熱
諷﹂
和﹁
咄
咄
逼
人
的
色

情﹂
而
被
評
選
團
否
決
。

而
這
時
的
他
卻
被
徐
克
許
為﹁
真
正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
他
的
文
化
教
養﹁
滲
透
了
他
的
整
個
人
生
，

為
他
提
供
了
廣
闊
的
、
人
性
的
、
有
理
解
力
的
人
生

觀﹂
。

對
於
未
來
的
評
選
有
重
大
啟
示
意
義
的
詞
是﹁
心

靈
開
闊
之
人
性﹂
。

埃
斯
普
馬
克
認
為
：﹁
這
個
詞
組
意
味
着
對
諾
貝

爾
遺
囑
的
規
定
有
了
新
的
同
時
也
是
更
加
寬
宏
大
方

的
理
解
。﹂

此
後
在
新
任
的
常
務
秘
書
卡
爾
菲
爾
德
的
領
導

下
，
並
任
用
了
派
爾
．
哈
爾
斯
特
羅
姆(Elinor

O
strom

)

，
使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煥
發
生
機
。

後
者
在
一
九
二
二
年
起
出
任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評
委

會
主
席
達
四
分
之
一
世
紀
之
久
。

滑
稽
的
是
，
過
去
被
維
爾
森
排
斥
在
外
的
上
世
紀

早
期
的
作
家
紛
紛
出
任
瑞
典
學
院
院
士
。

如

海

頓

斯

塔

姆

︵C
arl

G
ustaf

V
erner

von
H
eidenstam

︶
在
一
九
一
二
年
起
出
任
院
士
，
拉
格
洛
夫

︵Selm
a
O
ttilia

Lovisa
Lagerlöf

︶
於
一
九
一
四
年
起
出
任

院
士
，
此
外
還
有
徐
克
這
樣
睿
智
的
專
家
自
一
九
一
三
年
起
出

任
院
士
，
和
弗
雷
德
雷
克
．
耶
利
內
克
︵Elfriede

Jeline

︶
在

一
九
二
三
年
出
任
院
士
。

瑞
典
學
院
的
大
換
班
，
清
除
了
維
爾
森
時
代
留
下
的
陳
腐
教

條
，
引
進
新
鮮
空
氣
，
所
有
根
據
早
先
瑞
典
官
方
哲
學
家
克
．

雅
．
布
斯
特
羅
姆
︵N

ick
Bostrom

︶
的
理
念
，
提
出
的
有
神

論
，
即
尊
奉
上
帝
，
以
及
相
關
人
生
觀
與
社
會
觀
方
面
的
要

求
，
現
在
都
已
一
去
不
復
返
。

這
個
時
期
的
瑞
典
學
院
雖
然
進
行
了
較
大
改
革
，
但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
和
古
典
主
義
文
學
觀
還
是
保
持
着
堅
牢
聯
繫
的
紐

帶
。之

前
和
歌
德
︵Johann

W
olfgang

von
G
oethe

︶
有
特
別

關
係
的
那
個
不
斷
重
複
的
公
式﹁
偉
大
的
風
格﹂
的
標
準
，
對

院
士
來
說
仍
然
不
可
逾
越
。

評
獎
最
初
階
段
的﹁
歌
德
理
想﹂
，
是
一
直
到
了
上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
在
解
讀
上
才
有
了
新
的
拓
展
。

根
據
新
的
解
讀
，
其
評
選
準
則
，
可
以
包
括
十
九
世
紀
的
古

典
主
義
，
而
早
先
被
排
斥
的
托
爾
斯
泰
正
代
表
了
這
一
時
期
文

學
的
高
峰
。

埃
斯
普
馬
克
說
：﹁
一
九
二
九
年
瑞
典
學
院
頒
獎
表
彰
托
馬

斯
．
曼
︵PaulT

hom
as
M
ann

︶
的
長
篇
小
說
︽
布
登
勃
洛

克
家
族
︾

︱
稱
讚
它
是
一
部
達
到﹃
托
爾
斯
泰
古
典
現
實
主

義﹄
的
大
師
之
作

︱
而
同
時
他
們
又
忽
視
了
作
者
的
另
一
部

長
篇
︽
魔
山
︾
，
對
這
部
作
品
的
沉
默
讓
人
感
到
臉
紅
。﹂

此
時
期
瑞
典
學
院
較
大
的
變
化
，
是
開
始
注
視
受
到
公
眾
歡

迎
的
散
文
文
體
作
家
。

過
去
瑞
典
學
院
對
這
類
擁
有
市
場
價
值
的
作
家
，
是
不
屑
一

顧
的
。

一
九
三
零
年
瑞
典
學
院
頒
獎
給
美
國
暢
銷
小
說
作
家
辛
克
萊

．
路
易
斯
︵Sinclair

Lew
is

︶
，
到
一
九
三
八
年
頒
獎
給
小
說

家
賽
珍
珠
︵PearlSydenstricker

Buck

︶
，
都
是
較
大
的
突

破
。

（
「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之
十
）

瑞典學院的大換班

看
過
原
始
點
理
論
、
中
醫
理
論
及
日
本
石
原
結
實
醫

生
說
法
，
都
知
道
溫
熱
的
身
體
能
抗
癌
、
維
持
健
康
、

加
速
痊
癒
。
其
實
此
道
理
本
為
常
識
，
身
體
本
身
就
是

熱
的
，
嬰
兒
最
熱
，
老
人
最
冷
，
這
本
來
就
是
淺
顯
易

見
的
現
象
，
但
被
西
醫
的
冰
敷
阻
腫
脹
、
低
溫
能
殺
菌

的
概
念
橫
行
多
年
，
大
家
亦
不
避
冷
飲
，
於
是
原
來
正
常
的

主
張
都
變
了
怪
物
論
了
。

一
扭
傷
就
敷
冰
，
其
實
也
提
過
為
禍
甚
烈
，
但
一
起
做
運

動
的
朋
友
總
是
不
信
。
扭
傷
後
立
刻
敷
，
自
然
給
寒
氣
長
驅

直
入
，
但
燃
眉
之
急
想
鎮
痛
，
那
還
可
接
受
，
最
難
以
接
受

卻
是
之
後
的
西
醫
治
療
或
物
理
治
療
，
也
是
不
斷
敷
冰
，
變

了
阻
止
細
胞
的
修
復
工
作
，
竟
被
視
為
治
療
手
段
，
不
用
說

到
老
來
的
風
濕
，
即
是
勉
強
能
走
能
動
後
，
很
多
人
都
表
示

已
變
舊
患

︱
情
況
根
本
都
沒
有
治
好
。

低
溫
殺
菌
，
對
！
但
應
只
限
食
物
保
存

︱
其
實
最
好
還

是
吃
新
鮮
的
，
但
城
市
生
活
沒
有
可
能
完
全
奉
行
。
把﹁
低

溫
殺
菌﹂
這
概
念
應
用
到
人
體
身
上
，
就
是
大
部
分
西
藥
副

作
用
的
根
源

︱
西
藥
多
苦
寒
，
抗
生
素
尤
甚
，
一
進
人
體
，
好
壞
菌

皆
死
。
另
外
，
就
是
醫
院
的
環
境
，
多
是
低
溫
設
計
，
說
是
防
菌
，
卻

關
窗
開
冷
氣
，
實
是
非
常
不
科
學
的
做
法
。
更
可
怖
是
手
術
室
的
低

溫
，
無
論
對
開
刀
做
手
術
的
病
人
，
還
是
生
孩
子
的
孕
婦
，
其
實
都
非

常
不
好
。
真
的
要
入
院
的
話
，
必
定
要
叫
家
人
準
備
暖
水
袋
。

太
太
每
次
到
醫
院
生
孩
子
後
，
回
家
也
會
打
噴
嚏
幾
天
，
不
算
大
感

冒
，
只
由
得
她
排
寒
。
之
後
到
中
醫
調
理
時
，
說
到
子
宮
多
寒
氣
，
左

想
右
想
也
有
好
好
保
暖
呀
，
卻
忘
了
因
為
開
刀
剖
腹
，
寒
氣
都
直
接
走

進
去
了
，
結
果
以
分
泌
物
排
出
，
也
需
要
排
好
一
段
時
間
，
深
明
寒
氣

之
毒
。

前
陣
子
看
到
西
醫
又
有
新
技
術
：﹁﹃
冷
凍
帽﹄D

igniC
ap

被
譽

為
抗
癌
新
武
器
，
先
從
心
理
注
射
強
心
針
，
再
帶
領
生
理
與
癌
作
戰
。

原
理
是
令
頭
皮
保
持
涼
快
，
降
溫
可
緩
減
髮
囊
的
活
動
力
，
從
而
減
少

因
化
療
導
致
的
脫
髮
。﹂
化
療
本
身
對
身
體
極
大
傷
害
，
本
來
應
對
症

治
療
，
卻
延
伸
出
一
堆
不
比
腫
瘤
好
的
病
變
。
為
了
這
個
根
本
醫
不
了

癌
症
的
方
法
所
產
生
的
副
作
用
，
竟
再
加
寒
氣
入
腦
，
凍
僵
你
的
頭

皮

︱
真
是
看
得
人
匪
夷
所
思
！

寒為病之源

年
紀
老
邁
，
我
已
經
近
二
十
年
沒
有
下
水
游

泳
了
。
不
是
誇
口
，
在
我
年
輕
時
，
從
淺
水
灣

游
到
中
灣
，
毫
不
費
力
。
慢
慢
便
退
到
只
能
游

至
浮
台
，
再
退
到
只
能
在
沙
灘
玩
水
。
現
在
已

經
海
水
不
沾
，
連
在
校
內
游
泳
池
裡
戲
水
都
沒

有
能
耐
了
。

現
在
我
的
子
孫
輩
都
是
游
泳
能
力
不
強
。
小
兒
子

帶
同
小
孫
子
去
學
游
泳
，
他
倆
都
不
太
會
游
泳
，
只

是
去
戲
水
而
已
。

我
在
少
年
時
，
大
概
是
十
一
二
歲
吧
，
在
鄉
下
讀

書
。
我
的
老
家
有
一
條
環
城
的
小
溪
，
在
大
暑
天
，

許
多
孩
子
都
願
意
在
溪
裡
戲
水
。
有
的
孩
子
氣
力
比

我
大
，
又
懂
得
游
泳
，
見
我
個
頭
小
，
又
不
懂
游

泳
，
便
欺
負
我
，
把
我
的
頭
部
硬
按
在
水
裡
吃
苦

頭
。

有
壓
迫
就
有
反
抗
。
我
因
而
發
奮
圖
強
，
從﹁
狗
仔
式﹂
開

始
，
直
到
學
好
蛙
式
，
游
泳
的
能
力
便
是
由
此
建
立
起
來
。

但
是
近
年
體
力
衰
退
，
游
泳
活
動
一
停
，
便
再
提
不
起
勁
來

了
。所

以
，
很
多
事
物
只
要
持
之
有
恒
，
沒
有
不
能
打
破
的
關

口
。
看
許
多
八
九
十
歲
的
老
人
，
都
堅
持
每
日
去
海
灘
游
泳
，

甚
且
游
早
泳
，
只
有
羨
慕
的
份
兒
。

我
在
年
輕
時
頗
有
一
定
的
體
育
活
動
能
力
。
早
年
打
籃
球
、

乒
乓
球
，
中
年
打
羽
毛
球
，
後
來
一
停
下
來
，
就
退
化
了
，
可

見﹁
堅
持﹂
十
分
重
要
。

現
在
只
有
一
個
堅
持
，
就
是
堅
持
寫
作
。
每
日
都
要
寫
它
幾

百
以
至
近
千
字
。
目
的
是
訓
練
腦
筋
靈
活
，
保
持
邏
輯
思
維
能

力
不
變
。
人
的
四
肢
退
化
，
可
能
無
可
避
免
，
但
腦
子
退
化
，

這
個﹁
中
樞
機
構﹂
老
化
了
，
思
維
混
亂
，
以
至
造
成
腦
退
化

症
，
就
是
癡
呆
症
，
這
個
人
也
就
基
本
上﹁
完
蛋﹂
了
。

我
還
想
在
社
會
上
能
起
點
作
用
，
因
為
我
常
寫
一
點
政
治
評

論
文
字
，
所
以
自
稱
可
能
是
香
港
最
老
的
政
治
評
論
員
，
或
者

是
評
論
員
之
一
。
有
的
文
字
仍
能
引
起
社
會
上
的
議
論
。

只
要
有
一
口
氣
，
我
仍
堅
持
寫
作
。
寫
、
寫
、
寫
，
直
至
停

止
呼
吸
為
止
！

堅持寫作

上
星
期
專
欄
給
大
家
介
紹
了
天
命
在
去

年
運
程
書
預
測
到
英
國﹁
脫
歐﹂
事
件
，

沒
想
到
，
在
短
短
一
個
星
期
之
間
，
另
一

件
事
情
，
應
了
天
命
的
另
一
個
卦
。

七
月
一
日
，
台
灣
軍
艦
誤
射
飛
彈
。
此

次
的
飛
彈
，
號
稱﹁
航
空
母
艦
殺
手﹂
，
導
彈

誤
射
的
日
期
又
較
敏
感
。
根
據
台
灣
新
聞
報

道
，
導
彈
誤
射
後
，
台
灣
偵
測
到
對
岸
有
五
秒

時
間
雷
達
訊
號
異
常
，
即
很
有
可
能
是
在
這
五

秒
之
內
，
內
地
有
發
射
導
彈
回
擊
的
打
算
，
最

後
及
時
煞
車
。

在
天
命
二
零
一
六
年
的
運
程
書
︿
世
界
之
天

運
﹀
一
節
，
我
詳
細
寫
到
，
這
會
是
有
衝
突
、
糾

紛
的
一
年
，
其
中
更
容
易
出
現
與﹁
火﹂
有
關
的

事
件
，
例
如
導
彈
發
射
、
爆
炸
。
在
新
曆
的
五
至

七
月
，
以
及
新
曆
十
一
月
，
各
國
都
要
留
意
發
生

﹁
擦
槍
走
火﹂
的
事
件
︵
詳
情
可
參
考
天
命
二
零

一
六
年
運
程
書
第
十
一
頁
︶
。

每
一
次﹁
不
幸
言
中﹂
，
天
命
不
會
得
意
洋

洋
，
只
會
憂
心
忡
忡
。
天
命
絕
對
不
是
抱
着﹁
唯

恐
天
下
不
亂﹂
的
心
情
來
預
測
這
些
事
件
。
之
所

以
認
為
跟﹁
火﹂
和﹁
飛
彈﹂
有
關
，
是
因
為

﹁
丙
申
年﹂
︵
即
二
零
一
六
年
︶
的﹁
丙﹂
代
表

﹁
火﹂
，﹁
申﹂
代
表﹁
硬
金
屬﹂
。﹁
火﹂
加﹁
金
屬﹂
，

自
然
令
人
聯
想
到
飛
彈
、
炸
彈
等
物
品
。
卦
象
顯
示
，
新
曆
五

至
七
月
、
新
曆
十
一
月
有
巳
亥
相
沖
的
跡
象
，
象
徵
強
烈
動

盪
，
最
容
易
發
生
與
軍
事
有
關
的
意
外
。

運
程
書
亦
預
示
這﹁
擦
槍
走
火﹂
是
大
事
，
後
果
可
能
不
堪

設
想
。
幸
好
這
一
次
在﹁
五
秒
之
中﹂
，
內
地
決
定
不
予
回

擊
，
才
沒
有
引
爆
事
件
。
但
由
於
全
年
是
丙
申
年
，
其
實
我
們

仍
然
要
留
神
此
類
事
件
，
不
能
鬆
懈
。
希
望
所
有
的
領
導
人
都

保
持
約
束
、
理
性
，
並
且
小
心
警
惕
，
慎
防
再
次
走
火
！

新
一
年
即
將
到
來
，
天
命
很
快
就
要
為
明
年
卜
卦
。
只
希
望

新
的
一
年
，
少
一
點﹁
不
幸
言
中﹂
，
多
一
點﹁
美
言
成

真﹂
！ 一念之差，五秒之隔

年齡是指一個人從出生時起到計算時止生存的
時間長度，這種時間長度是剛性的，沒有任何彈
性。然而，近年來年齡卻屢屢發生彈性，令人大
跌眼鏡。
先是媒體曝光一些體育生改年齡以求升學加
分，由於不少小學、中學、大學都存在招收體育
特長生的現象，體育特長生不僅可以在小升初、
中考和高考中加分，還可以優先錄取。很多家長
為了讓孩子能夠進入重點院校，想到了改小自己
孩子的年齡，讓自己的孩子參加年齡較小的組別
獲得名次，以致造成很多中小學賽事上一張張成
熟的面孔頻繁出現，甚至還會出現有鬍渣的男運
動員。繼而，2010年2月27日，國際體聯宣佈了
對中國體操女隊「年齡門」事件調查結果：董芳
霄被認定年齡造假，在2000年悉尼奧運上，14歲
的董芳霄虛報年齡參賽，違背該項目16歲的最低
年齡限制和奧林匹克精神，她在悉尼奧運會上的
所有成績均被取消。雖然國家體操中心負責人表
示，董芳霄改年齡一事屬於個人行為，和中國體
操中心無關，但在體育系統內，更改年齡不是運
動員一個人所能為的，教練員、有關官員難脫關
係。事實上，在體育界，出於獎牌、獎金等榮譽
和利益的需要，運動員改年齡已成潛規則屢禁不
止。有據可查的改年齡歷史始於1983年，當年，
一支U19青年隊出國比賽，但大部分球員的年齡
都是不真實的，有球員年齡從1957年改成適齡的

1964年。2000年之後，不少知名球員都被爆出年
齡問題，如2005年在江蘇舉辦的第十屆全運會，
多名85年出生的國奧隊球員不敢參加骨齡檢測，
因而也就無法參加當年的十運會。
而在官場，一些口是心非的官員更是動足腦

筋，在年齡問題上隨心所欲。在中紀委網站公佈
的中央巡視組對20多個省、自治區巡視整改情況
中，幾乎都提及整治幹部檔案造假。特別是修改
年齡幾乎成了一些政府機關和企業單位中的「公
開秘密」。有的「簡歷年齡」比真實年齡小了3
歲，還有的「12歲就參加工作」。比較典型並經
查實的，當數因年齡造假被免職的山西臨汾市原
市委常委、紀委書記沈慶華，「13歲參軍，15歲
入黨」，「檔案年齡」比真實年齡小了5歲。還
有一位因年齡造假被免職的山西河津住建局原局
長薛新民，11次修改自己的出生日期，被調侃為
「百變局長」。不管是改多少次年齡，這些深陷
「年齡門」的領導幹部都有一個共同特點，是自
己忽然之間都變年輕了。為何官員頻頻在履歷中
篡改年齡？究其原因當不外「權」、「利」二
字，希冀由此斬獲「掙面子、佔位子、圖帽子、
撈票子」的諸多好處。改小年齡，既可滿足選拔
任用條件，又能滿足延遲退休、多幹幾年的心
願。但不論什麼動機，都反映出少數領導幹部失
德失信的本質。按說，領導幹部應是誠信典範、
道德楷模。如果連自己的年齡都不講誠信，還指

望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還能指望他在別的方
面保持純潔？
其實，在中國，官員年齡造假有着很深的歷史
淵源。宋代洪邁《容齋四筆．實年官年》記載：
「士大夫敘官閥，有所謂實年、官年兩說，前此
未嘗見於官文書。」由此可見，謊報年齡的做法
在宋代已經成為一種官場的潛規則，甚至人們暗
中規定，在官場上說的年齡為官年（作假），真
實的年齡為實年。
為什麼要謊報年齡呢？這是因為參加科舉時少

報年齡，可以多參加幾次科舉考試，宋代規定參
加科舉考試的讀書人年齡不得超過六十歲，為了
多參加幾次科舉考試，讀書人不得不少報年齡。
同時少報年齡中舉做官之後也可以晚點退休，宋
代規定為官者七十歲退休。到了清代，官員退休
改成六十歲，於是有些官員為了多當官幾年，就
在自己的檔案「履歷」之中作假。清人王士禎
《池北偶談》記載：「三十年來士大夫履歷，例
減年歲，甚或減至十餘年。」可見宋代為官者，
也開始在自己的檔案上動腦筋了，為了多在官場
幾年，都少填幾歲，有的甚至少填十多歲。而
「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人者，可謂薄俗」，
當官的人即使在同事、老鄉的宴會之上也不告訴
別人自己真實的年齡，難怪讓作者憤怒的認為這
是一種陋俗。就連《儒林外史》中的老實人范進
也謊報年齡，他一出場便坦言道：「童生二十歲
應考，如今考過二十餘次……」怎麼算，也應該
是個年過半百的老者了，可是他卻對外宣揚自己
只有三十幾歲，如此玩年齡遊戲，正是當時官場
年齡造假的弊端。
年齡造假，折射的是社會誠信體系出現問題，

對於普通公民而言，或許可以與道德掛鈎，然對
於官員尤其有一定級別的官員來說，就不能單純
用道德來衡量了，此舉首先已違反《公務員法》
相關規定，也違反了黨紀黨規。《中國共產黨紀
律處分條例》中明確規定，不得在幹部、職工的
錄用、考核、職務晉陞、職稱評定中，隱瞞、歪
曲事實真相，不得「弄虛作假，誤導、欺騙領導
和公眾」。對黨忠誠是每個共產黨員的基本要
求，很難想像連年齡都造假的幹部，怎麼會對組
織說實話呢？官員年齡造假，破壞了實事求是的
優良傳統，傷害的是黨組織和政府的公信力，敗
壞了社會風氣，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
遏制年齡造假，從大的方面來說，需要強化整
個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形成造假可恥的輿論氛
圍，具體操作上，需加大造假年齡的懲處力度，
強化審核力度，即不論是什麼人，都應嚴格推敲
其檔案內容。尤其對官員年齡造假，更要嚴懲，
因為官員不同於普通百姓，是為人楷模，要求理
應較一般人嚴格。同時，應看到年齡造假與當事
者操弄有關，也與審核不嚴有關。在目前的檔案
管理制度下，人事檔案都是由專門的部門和人員
負責保管，而不是交予本人管理。這就意味着修
改檔案，涉及多個部門，是一項不折不扣的「系
統工程」，絕不是個人能夠完成的。在已曝光的
官員年齡造假事件中，事後都查明，有相當多部
門的人員參與。因而，對審核不嚴或違反規定認
定年齡的，要追究主管負責人及相關人員責任。
值得一提的是，在任用提拔幹部公示上，要將幹
部的年齡、學歷等一併公示，讓群眾監督。唯有
如此，才不敢造假，才能讓年齡不再有彈性，才
能還組織人事工作一片淨土。

年齡的彈性

鄭
秀
文
九
月
紅
館
個
唱
只
開
八
場
，
已
宣
佈
絕
不

加
場
，
加
劇
撲
飛
潮
，
黃
牛
黨
橫
行
，
鄭
秀
文
心
痛

歌
迷
被
黃
牛
黨﹁
搶
錢﹂
，
強
烈
呼
籲
歌
迷
不
要
光

顧
黃
牛
，
她
情
願
對
着
空
櫈
唱
歌
，
有
態
度
、
有
性

格
。

很
多
歌
星
在
籌
備
演
唱
會
期
間
，
必
要
瘋
狂
節
食
減

肥
，
做
運
動
健
身
操
肌
肉
，
鄭
秀
文
完
全
不
需
要
，
因
為

運
動
是
她
最
大
嗜
好
：﹁
對
我
來
說
，
運
動
好
像
呼
吸
一

樣
，
是
每
日
必
須
的
，
比
吃
飯
更
重
要
。﹂
她
經
常
在
微

博
上
傳
她
跑
了
十
幾
公
里
、
汗
流
浹
背
的
照
片
。

剛
出
道
時
，
鄭
秀
文
是
個
臉
圓
圓
的
胖
妹
，
一
番
努
力

下
，
她
從
六
十
公
斤
瘦
至
現
在
四
十
五
公
斤
，
並
曾
經
用

地
獄
式
節
食
法
去
減
肥
。
記
得
她
鋒
芒
初
露
時
，
來
電
台

做
專
訪
，
開
咪
前
，
她
說
未
吃
午
飯
，
肚
子
餓
了
，
可
否

先
吃
點
東
西
？
我
叫
助
理
去
買
便
當
給
她
，
她
說
自
備

了
，
就
從
包
包
中
拿
出
兩
個
小
膠
盒
，
打
開
，
一
個
放
了

紅
蘿
蔔
條
，
另
一
個
放
西
芹
條
，
她
吃
了
幾
條
紅
蘿
蔔
和

西
芹
，
就
說
飽
了
，
十
分
不
健
康
，
直
至
她
患
情
緒
病
康

復
後
，
才
明
白
天
天
保
持
運
動
才
是
正
確
的
修
身
之
道
，

因
此
愛
上
了
跑
步
。
她
對
跑
步
情
有
獨
鍾
，
全
因
不
受
場

地
特
別
限
制
，
在
家
附
近
、
操
場
、
海
邊
、
山
區
，
或
是

室
內
的
跑
步
機
都
可
進
行
。﹁
如
果
是
在
家
裡
，
會
在
家

附
近
慢
跑
。
如
果
出
埠
住
飯
店
，
就
會
到
健
身
房
的
跑
步

機
去
跑
，
時
間
確
保
在
三
十
分
鐘
至
一
個
小
時
。﹂
跑
完

步
後
她
會
拉
筋
做
柔
軟
運
動
。
她
現
在
跑
步
不
再
形
單
影

隻
，
丈
夫
許
志
安
經
常
陪
伴
拍
拖
跑
步
，
十
分
溫
馨
。

鄭
秀
文
覺
得
運
動
不
單
能
燃
燒
脂
肪
，
更
能
加
快
血
液

循
環
，
排
出
體
內
毒
素
減
緩
老
化
。
她
是
最
佳
樣
板
，
直

言
：﹁
運
動
帶
給
我
健
康
的
體
魄
及
心
態
，
讓
我
每
日
進

步
，
戰
勝
心
中
的
惰
性
，
每
日
也
向
懶
惰
宣
戰
。﹂
她
用

運
動
訓
練
堅
持
，
用
堅
持
來
做
運
動
，
相
輔
相
成
，
這
份

堅
持
，
令
她
多
年
來
保
持
骨
感
健
美
體
態
，
美
麗
是
需
要
付
出
的
。

運
動
更
鍛
煉
她
成
體
能
王
，
可
以
應
付
長
達
三
小
時
不
斷
勁
歌
熱
舞

的
演
唱
會
。

鄭秀文如何由胖妹變骨感﹖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楊天命

天言天言
知玄知玄

湯禎兆

路地路地
觀察觀察

查小欣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趙鵬飛

鵬情鵬情
萬里萬里

彥 火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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